III  黃昏的遊戲                        (Juan Ramón Jiménez )

村莊的暮色中，小毛驢和我冷瑟瑟地通過陋巷裏深紫色的昏暗走向乾涸的小河，窮孩子們正在玩著遊戲，假裝乞丐嚇唬人。一個在頭上套了口袋，另一個說自己看不見，另一個佯裝瘸腿……

接著，童年驟變，彷彿穿上了衣服和鞋，吃到了只有他們的母親才知道是從哪兒弄到的東西，於是馬上就自以為是一群王子了。

 “我爸爸油只銀錶。”(Mi padre tié un reló e plata. )

“我爸爸有匹麻。” (-Y er mío, un cabayo.)

“我爸爸油枝略槍” (Y er mío, una ejcopeta). 
或許是可以喚醒黎明的銀錶，消滅不了饑饉的獵槍，也可能是將人引至不幸的馬。 
一會兒，他們圍成了一個圈子。茫茫的黑暗中，一個像青鳥童話中的侄女，帶著口音的外地來的姑娘，用纖弱得像陰暗裏一線明澈清泉般的聲音高傲地吟唱了起來，儼然是一位高傲的公主：
       我是個小寡婦啊， 
　　   奧雷伯爵的小寡婦。① 　

……是的！唱吧，夢想吧，可憐的孩子們！小心啊，過不了多久，你們青春的曙光出現之際，春天就會像乞丐般，戴上冬天的面具，來嚇唬你們。

 “走吧，小毛驢……”
Infancia 童年                                  Juan Ramón Jiménez
¡Infancia! ¡Campo verde, campanario, palmera, 童年! 綠野，鐘樓，棕梠樹
Mirador de colores, sol, vaga mariposa多彩陽台，陽光，模糊的蝴蝶
que colgabas a la tarde de primavera, 懸掛於春天午後
en el cenit azul, una caricia rosa! 於藍色天頂，是粉紅色的愛撫
¡Jardín cerrado, en donde un pájaro cantaba, 關閉的花園有一隻小鳥歌唱著
por el verdor teñido de melodiosos oros; 經由染上悅耳黃金的綠意
brisa suave y fresca, en la que me llegaba 微風輕拂中傳來
la música lejana de la plaza de toros! 鬥牛場遙遠的樂聲
….Antes de la amargura sin nombre del fracaso無名苦澀挫敗之前
que engalanó de luto mi corazón doliente以喪服打扮我痛苦的心
ruiseñor niño, amé, en la tarde de raso如夜鶯般的孩童，我曾於晴朗的午後
el silencio de todos o la voz de la fuente.鍾愛著一切靜謐或噴泉之音 
            Federico García Lorca, 1921-1924
Córdoba.   歌多華
Lejana y sola.   遙遠又孤寂
Jaca negra, luna grande,   黑駒，圓月
y aceitunas en mi alforja.   橄欖在鞍袋中
Aunque sepa los caminos   縱使知道路途
yo nunca llegaré a Córdoba.   我永遠到不了歌多華
Por el llano, por el viento,  走過平原，行於風中
jaca negra, luna roja.  黑駒，紅月
La muerte me está mirando   死亡凝視著我
desde las torres de Córdoba.   由歌多華的塔頂
¡Ay qué camino tan largo!   唉!路途多遙遠
¡Ay mi jaca valerosa!    唉! 我勇敢的駒
¡Ay, que la muerte me espera,   唉!死亡等著我

antes de llegar a Córdoba!    在抵達歌多華之前

Córdoba.   歌多華
Lejana y sola.    遙遠又孤寂

POEMA DE LA SIGUIRIYA GITANA
吉他                 LA GUITARRA       
吉他的嗚咽 
開始了。 
黎明的酒杯 
碎了。 
吉他的嗚咽 
開始了。 
要止住它 
沒有用，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單調地哭泣， 
像水在哭泣， 
像風在雪上 
哭泣。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哭泣，是為了 
遠方的東西。 
要求看白茶花的 
和暖的南方的沙。 
哭泣，沒有鵠的箭， 
沒有早晨的夜晚， 
於是第一隻鳥 
死在枝上。 
啊，吉他！ 
被五柄利劍插入
深受創傷之心。
              Federico García Lorca, 1921-1924
月亮謠曲
──獻給恭琪達‧加西亞‧羅卡

月亮走來到了鐵舖
腰際之裙如夜來香。
小孩凝望凝望月亮。
小孩正凝望著月亮。
盪漾不定的空氣中
月亮搖晃他的手臂
又放浪、又純潔的月亮，
袒露硬錫般的胸膛。
逃啊月亮，月亮，月亮。
吉普賽人若來到此，
會把你的心拿來做
白色項鍊還有指環。
小孩，就讓我跳舞吧。
吉普賽人來臨之際，
會在砧板上找到你
小小雙眼就此闔上。
逃啊月亮，月亮，月亮，
我已聽到騎士達達馬蹄聲。
小孩，讓我走，別踩著
我漿硬的白色之光。

騎士已經漸行漸近
奔馳於平原猶如敲鼓。
小孩如今在鐵舖裏，
一雙眼睛從此闔上。

橄欖樹林那端走來，
如夢如銅，吉普賽人。
個個昂首神氣地來
一雙雙眼半闔半張。

貓頭鷹歌聲多美妙啊！
在樹梢上清唱！
月亮朝天空走去
牽著小孩的手。

在鐵舖中吉普賽人
大聲哭泣、叫嚷。
空氣守望，守望月亮。
空氣正守望著月亮。

── Federico García Lorca  / ¨Romance de la luna, luna¨

沛蕾秀莎和風

                 ----獻給達馬索 阿龍索

沛蕾秀莎走來彈著

她那羊皮紙的月亮，

走過兩棲、剔透
有桂葉的小徑。

無星的沉寂

避開單調聲響，

散落至大海唱和處
滿是魚類之夜晚。

山脈的峰頂上

邊境警察正沈睡著

守衛在白色的高塔

英國人所住的地方。

水邊的吉普賽人

為了娛樂自己架起，

蝸牛般的圓形廣場

以及綠色松枝。

沛雷秀莎來了彈著

她那羊皮紙的月亮。

從沒有睡著的風

看到她風便起身。

裸身聖克里斯多巴龍，

有著天藍色的舌頭，

看這女孩時彈奏著

不存在的甜美樂聲風笛，

女孩啊，就讓我掀起

你的洋裝讓我瞧瞧。

在我古老的手指間

你腹上的藍玫瑰綻開。

沛雷秀莎拋開手鼓

一路不停的跑。

巨大男人的風追逐她

帶著一把炙熱的劍。

海洋皺起他的低響。

橄欖樹變為蒼白。

樹蔭的笛聲以及
如雪般平滑的鑼唱和著。

沛雷秀莎，跑啊，沛雷秀莎，

綠色的風要抓你了！

沛雷秀莎，跑啊，沛雷秀莎！

看啊風從那兒來了！

這由星空降下之好色之徒

帶著他那發亮的詞語。

沛雷秀莎，滿懷恐懼，

跑進英國領事所擁有

位在松林上方的

那間房子裡。

被尖叫聲嚇到
三個邊境警察出來，

穿緊身的黑風衣

帽子壓至太陽穴。

英國人給吉普賽女孩

一杯微溫的牛奶，

還有一杯琴酒

但是沛雷秀莎沒喝。

邊訴說，邊哭泣，

像那些人道出她的驚險，

石版瓦的屋頂上

是風，憤怒啃噬著。
LXXXIII                Antonio Machado

酒店之吉他，今日響起霍塔舞曲
明日安達魯西亞民謠
端看誰到來彈奏
蒙塵的琴弦
旅途酒店之吉他
你未曾是也將不會是詩人

你是訴說孤獨和諧
給予過路的靈魂

旅人只要一傾聽到你

就夢想聽到故鄉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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